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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于我而言，是使我从一个乡村的蒙
昧少年，变成一个能融入时代、融入广阔世界
的当代人的一条切实路径。当年，我作为初出
茅庐的青年写作者，第一次参加全国性的少
数民族文学会议。许多作家在会上认认真真
争论一个问题：作为某一个民族的作家，可不
可以写自己民族文化中一些封闭落后的、跟
不上时代的缺点。更准确地说，就是能不能
够、敢不敢于在写作中揭示那些使自己民族
处于相对落后那些内在原因。我们知道，文学
不是从整体，而是从个体入手的，这样的讨论
如果绝对化了，那么，文学作品中民族身份的
人物出场，都不能有任何明显的缺点了。由此

可见，中国民族文学中对自身文化的认识也
有一个日渐成熟、日渐靠拢主流文学观念的
艰难过程。

文学本身是一种唤醒，唤醒人性，唤醒
良知，唤醒审美，从而引领人融入伟大现实
与时代，而不是把自己以某种单一文化或血
缘之名，自我封闭起来。想当年，我想再现我
家乡的过往历史，以及对这段历史的反思，
写作了《尘埃落定》，大家看到的是光鲜一
面，获奖、畅销，却不知道其在一些本民族文
学评论者那里遭遇的非议。最善意的辩护
是，我们的历史非常文明，没有你写的那些
血腥与残酷。我想，如果我们不是闭目塞听，
这样的言论是经不起最基本辩驳的。

我是人。我是一个地方的人，我是一个
民族或文化区域中的人，但我更是一个中国
人，同时也是人类之人。文学的目的，不是把
人区隔于某一狭隘的地域与意识中，而是打
通种种分别，寻求共同性与共通性，要在情
感与意识领域，把不同的人们联接起来。

这是文学根本而又伟大的使命。

这三四年来，我在走访黄河。河上的自
然，河上的不同民族，从巴颜喀拉源头而下，
藏族、撒拉族、土族、回族、东乡族、裕固族和
蒙古族，从青藏高原到黄土高原，还有分布
更为广泛、历史更为悠久的汉民族。同时，还
有曾经广泛存在、如今已式微了的党项人、
吐谷浑人、白兰人、苏毗人，古往今来，这些
族群互相交往，融合，共同改变这片大地，共
同塑造了今天多民族在这一广阔地域共生
共荣的伟大现实。前些天，我到了内蒙古大
青山前黄河大转弯的河套地区，站在黄河
边，想起了号称元朝第一诗人的萨都剌，想
起他写元上都的名作《上京即事五首》，还有
《过黄河》等优秀作品。他是来自西域的色目
人，作为元朝的政府官员，在江南任过达鲁
花赤，终老杭州，一生用汉语写作，他的诗词
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相当位置。今天，我们
很多民族作家恐怕没有他那样的胸怀与气
象。在中国文学宝库中，李白、杜甫们之外，
苏东坡们之外，他这样的人也是我的榜样与
表率。与他同时代，还有一个畏兀尔人叫贯

云石，也在淮南万户府任过达鲁花赤，最后
退隐于杭州，同样用汉文写作，是那一时代
的散曲大家。

历史是前进的，即便在某一时期因为腐
朽的政治而停滞下来，最终还是会踏上进步
的旅程。在前进的历史中，不同地域不同民
族的藩篱都会打开，都会从局部的区隔走向
大范围的融通。今天的中华，在九百六十万
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呈现出丰富的文化多样
性，同时也显现出越来越多的共通性与共同
性。这是由人性中追求更高文明、更宽视野，
追求生活中更多的幸福这样的共同性所决
定的。许多年前费孝通先生就讲，在我们这个
多民族国家，“各美其美”的同时，更要在“美
美与共”上多有努力。对文学工作者来说，这
正是我们可以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人类命运
共同体意识的养成，多有贡献的地方。

总而言之，文学工作不是一种姿态，一
些观念的空谈，而是要孜孜以求，读万卷
书，行万里路，获得正知正见，再来写下那
些万语千言，是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虚怀
若谷的态度，是有益于多民族团结融汇，有
益于中华民族与文化共同性构建，同时，也
使自己从狭小变得宽广，从浅薄变得深厚的
切实实践。

（作者系中国作协副主席）

多年来，中国作家协会和兄弟省市作协及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政府、新疆文联作协，
为新疆多民族作家的成长提供了大力支持，培
养了一批又一批包括网络文学作家在内的创
作者，并组织采风，提高了大家的认识，特别是
一些用民族语言文字创作的作家作者朋友，眼
界开阔了，灵魂和心境在更广阔的空间得到提
升，对中国历史、中华文化、中国人的集体记
忆、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和时代生活，以及对鲜
活生长于身边角角落落的“认同”的因子，发
现、转化的意识和能力都得到了加强。

从文学的视角出发，经验和规律告诉我
们，上乘的文学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最终还
是要看创作者的视野宽窄与深浅。新疆是多民
族聚居区，历史形成的多语言、多种生产方式和
生活方式的客观现实，容易造成作家文化认同
的个体化差异，并自觉不自觉地将其带入文本。
似乎通过文学形象、情节、语言、生活、习俗和主
题等元素凸显了这些差异性，才能显现作品的

“异质化”和“陌生感”，抑或“创作特色”，加之视
野和认知的一些局限，文本很容易变得格局小、
单薄，甚至使作者自己陷入中华民族整体性身
份认同的“自外”或“弱化”的怪圈。

中华民族的整体性身份的认同，是一个人、一个作者对国家
的认同和归属感，是情感和内心共鸣的深度融合。新疆多民族文
学在中国文学版图中占有重要位置，有着丰富的内涵，这块土地天
生有一种开放包容的精神气质，人们热爱生活、珍视生命和自然环
境，珍惜彼此的交往，为创作者提供了丰富的滋养；多语种、多样
地理地貌、南疆北疆草原绿洲，以及心向中原的丰厚历史记忆，共
同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都给新疆文学提供了丰富的可
能性，成为新疆文学的优势。

近年来，新疆许多用民族语言创作的作家朋友们都有了一
个共识：“本族”“本土”经验的表达确实已经远远不能表现时代
生活，而只有通过文学的点滴发现，把自己对时代和生活的思考
更多、更深置入人与人、人与自然、个人与家国的思考，并通过作
品中对人物的塑造、叙事的创新、艺术形象的转化、自然地理环
境气候的把握和富有生活气息、时代气息的语言，展现我们这样
一个国家所蕴藏着的多样风景和精神风骨，才是中国故事新疆
表达的最佳方式。

（作者系新疆作协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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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成立的第一个省级少数民族自治区，长期赢
得并呵护了“模范自治区”的崇高荣誉。近些
年，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文化
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
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在中国作协“文润
北疆”帮扶计划的支持下，内蒙古文学事业
呈现出良好发展态势。2012年以来，1部作
品获得鲁迅文学奖，14部作品获得骏马奖，
尤其是本届骏马奖内蒙古4名作家、翻译家
获奖，是内蒙古获该奖项最好成绩。以上成
绩的取得，也让我们在推动民族文学高质量
发展工作上有了宝贵的经验和深刻的认识。

在思想引领方面，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
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
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切实把思想政
治引领作为民族文学工作的重中之重。通过
实施思想引领“培根铸魂”工程，举办以骨干
作家、少数民族作家、新会员、网络作家、农
牧民作家、基层文学爱好者等不同群体、不

同主题的理论培训班，不断增强民族作家理
论水平。通过策划举办农牧民诗歌大赛、农
牧民作家研评会等系列针对民族作家的文
学活动，进一步活跃民族文学创作。依托内
蒙古文学馆重要文学阵地，在各类主题展览
中为优秀民族文学作品提供宣传推介的重
要平台。主动加强与内蒙古自治区民族事务
委员会合作，按照联合印发的《关于以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推动新时代民
族文学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安排部
署，落实繁荣发展民族文学的具体项目。

在精品创作方面，内蒙古将继续组织实
施“内蒙古文学重点作品创作工程”和“优秀
蒙古文文学作品翻译出版工程”，持续培育
推出民族文学精品。“内蒙古文学重点作品
创作工程”以选题为牵引，把习近平总书记
交给内蒙古的五大任务和全方位建设“模范
自治区”两件大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新时代山乡巨变等重大选题纳入其中，
号召广大作家参与选题策划创作，通过精品

创作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读者心灵
深处。截至目前，该工程已经出版优秀文学
图书近百部，其中，扶持的少数民族作家占
到半数，本次骏马奖内蒙古获奖作家阿尤尔
扎纳、牛海坤、娜仁高娃都是该工程扶持培
养的典型代表。“优秀蒙古文文学作品翻译
出版工程”是将蒙古文优秀文学作品翻译成
汉文进行出版，目前已经出版了54部作品，
参与翻译工作的主要是以蒙古族为主的少
数民族作家和翻译家，本次骏马奖内蒙古获
奖翻译家朵日娜是该项翻译工程的重要参
与者。这两项工程充分印证了实施重大文学
工程对繁荣发展民族文学事业的重要性。

在人才培养方面，我们组织实施文学人
才培养工程。内蒙古已经举办了11届文学创
作研究班，至今已培养400余名作家，其中
少数民族作家占到三分之二。接下来，我们
将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积极
开展多民族作家培训，切实提升民族文学创
作水平。同时，在内蒙古作协每年会员发展、

展览展示、研讨改稿、采访采风活动中，积极
吸纳民族作家参与其中。我们已连续支持达
斡尔、鄂温克、鄂伦春三个少数民族举办26
届笔会，并始终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贯穿笔会辅导讲座和主题实践活动之中。

（作者系内蒙古文联党组书记、主席）

通过精品创作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读者心灵
□冀晓青

今年夏季，我受到中国作协的聘
请，参与了第十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
学创作骏马奖的评奖工作，得以阅读
众多的兄弟民族近年创作的作品，得
以近距离观察民族文学创作的新趋
势与新成果，得以感受到各民族作家
以高度开放的视野，拥抱当代中国的
辽阔版图，在与时代同向同行的过程
中努力创作，绘就多元一体文学图景
的璀璨篇章。

以获奖的长篇小说为例。我们欣
喜地看到，这些民族作家是时代变革
和现实生活的观察者、思想者。他们
都能较好地与历史和现实建立关系，
把自我的生命展望建立在深厚的家
国情怀、民族团结和现实关注里，在
文史互动中，以个体或地方性的书写
抵达宏大叙事。如满族作家马伯庸的
家国情怀大气磅礴，两卷本的长篇
《大医》以三位不同背景的医学青年
的成长史，映照着波澜壮阔的中国现
代史，既散发着理想主义的光辉，也
充满坚实的现实主义力量，既有着开
阔的世界性视野，还沟通了雅俗互通
的文学之道。维吾尔族作家阿舍创作
的《阿娜河畔》以温柔敦厚、生动内敛
的笔触，借家庭叙事与大历史实现共
振，那份对母亲河的款款深情令人动
容。同样写河岸儿女的还有瑶族作家
光盘，他的《烟雨漫漓江》是一部动人

的漓江儿女生活史、情感史。在人与
自然的主题中，在充满生趣的桂北民
间文化与山河烟火里，光盘创造了一
种永续向前、四季流转、万物生生不
息的活力，为新时代的漓江立传开
新。藏族作家尼玛潘多的《在高原》则
以四代人的命运轨迹映照西藏近百
年高原的历史与有情的众生，在家族
叙事中揉进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
动态历史。

我们广西的获奖作品同样出色，
除光盘外，还有壮族诗人黄芳的《落
下来》，诗作以清净而思辨的诗风，深
入生活的缝隙，明敏柔美地抒发着民
族的、女性意识及日常主义的诗绪。
壮族作家凡一平则以《上岭恋人》，深
情刻画了系列壮乡民间的传奇人物，
生动展现了乡土中国巨变的新时代
图景。

当然，我们也看到民族作家创作
的难度，看到我们这一代作家站在前
辈肩膀上并没有走得更远，尤其我们
南方的边地写作，更需要拥有世界眼
光，才有超越前辈的可能。比如民族
的民俗在某种程度上串起民族的漫
长历史，但民俗落实到文学创作只是
一个符号化的体现，文学最终的落脚
点还是人。无论以什么创作方式，是哪
个少数民族，文学都要回到人的世界。

人的世界从来就是生机勃勃的。

比如新时代社会转型期带来的生存
与社会、以及人心的变化，比如那些
在时代巨变中，仍保存良好的千年民
族古村落等等，都留待写作者的艺术
挖掘与表现。我们深信，未来的少数
民族文学创作将在文学观、审美创造
力等多重维度继续突围，继续把日常
经验美学与民族史诗美学融汇再造，
创作出中华文化佳作。

我还见证了评委同行高度的责
任感，高水准的专业精神和高强度的
工作状态。在评奖的日子里，所有评
委的心中都激荡着民族团结、文学神
圣的庄严情感，秉持对文学的公心，
交出了这份答卷，留待读者和历史的
检验。祝贺获奖作家！你们是新时代
民族文学的荣光。

文学无疆，骏马驰骋，愿一代一
代的民族文学骏马，奋力奔驰，共同
抒写出中华民族更璀璨的文学画卷。

（作者系广西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核心在于认同的
“意识”。马克斯·韦伯曾经区分过“共同
体”与“结合体”，共同体的要义在于主观
与情感上的认同，结合体则是基于理性
与功利考量而形成。因此，民族文学在
其中能够发挥非常重要与有效的功能，
即塑造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必须要认识到中华民族共同体融合
了主观与客观、情感与理性、个体与集
体、族群与国家、共同体与社会。民族文
学的创作与研究，需要对此基本问题有
所自觉。从发生学而言，民族文学是国
家主流意识形态框架中的“人民文艺”，
新中国初期的民族文学是探索社会主义
之路的“大日子”与各民族人民幸福美好
生活“小日子”之间的有机结合，取得了
相应的成就，但在80年代中期以后出现
了一定程度的“内卷”。

所谓民族文学的“内卷”，意指那种
日益收缩、向内生长的现象，在创作上
的具体表现为题材的窄化，情节结构的
套路化，人物形象的扁平倾向，美学风
格的自我风情化，价值理念的偏狭；
研究中同样存在着诸如机械套用身份
认同、族群理论，方法论陈旧，缺乏范
式转型等问题。具体体现在创作中是
某些模式化的现象：历史叙述接受新
历史小说所形成的那种个人主义史观，
以家族史、情感史、生活史取代此前的
革命史、斗争史和解放史，并且将族群

与地方结合，割裂了具体族群与整个国
家历史进程的关联，成为一种封闭叙事
的想象套路。现实题材作品则更多聚焦
于现代性流播之于边地、边疆的民族既
有传统的冲击，它们往往会以城市与乡
村的二元对立结构出现，乡土、族群、血
缘在叙述中成为现代化的牺牲者，其情
感结构以对旧有文化的怀旧与缅怀、对
新兴文化的怨恨与感伤为主。在影视文
学和诗歌之中，源于民间口头传统的滋
养作为精神与技术资源依然存在，但往
往对某些已经过时的东西不加辨析与批
判，在风景与意象的营造中落入到刻板
印象之中，经常出现的是陈腐的观念与
内容。

如此一来，民族很大程度上被化约
为文化问题，而文化则往往收缩为某种
奄奄一息的“传统”，那个“传统”不再是
历史流传物在当代的效果历史，而成为
由某些具体意象、符号、故事类型所构成
的固化存在，从而脱离了其时代性，此种
文学书写无疑是脱离了广阔现实与生活
的偏狭想象，无意识地重复了东方主义
的思维。这些现象背后最为根本的问题
是世界观和价值观的矮化。

如何高质量地发展民族文学，我们
需要明了民族文学从来都没有外在于大
历史。作为同时代人，中华各民族面对
的是同样的社会、技术与日常生活世
界，问题与意识、体验与焦虑、情感与表

达本不应该受限于某种族群身份——这
种身份自身也是在历史中产生，会经历
不同语境而做出相应调适，而不是永世
长存之事。如果将民族身份与文化书写
为由某些特征所构成的静止之物，那显
然有违于历史演化的动态性。当然，如
果辩证地看待问题，具体的少数民族自
有其特定的历史发展脉络、文化传统、
宗教习俗乃至各种人生仪礼，同聚居之
地的风土景物也会形成相应的关联，只
是这种关联也需要在流动性中进行把
握。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作品虽然可能从
细微之人、事、物、情入手，但显然不会
满足止步于此，总要指向于普遍、共通的
感受与思考。

（作者系《民族文学研究》副主编）

共同抒写璀璨的民族画卷
□张燕玲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推动民族文学高质量发展”
座谈会发言选登

从静止的传统到现代性的流变
□刘大先


